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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焦作市第四中学81届文科重点班的佼
佼者，可因偏科严重，在高考的战场败下阵来。梦
想如烈火一般，在胸膛一刻也没泯灭。高校的大门
关闭了，想上电大又没有指标，自己非常渴望深造。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
务院批转教育部等部门关于成立全国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指导委员会请求的通知》，为我点亮一盏明
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结果，它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一种补充，打破了
传统教育的模式，为不能进入普通高校的青年开辟
了一条现实的成才之路。我与全国成千上万的有
志青年一样，跨入了自学考试这扇大门，奔着目标，
放飞梦想。

2

对于劳作了一周的职工来说，何尝不想在星期
天举家合欢，尽享天伦之乐？然而，对我来说，星期
天休息是一种奢望，因为要参加自学考试，一年中
的星期天全被在市里学习占据了。

为了能在位于市少年宫的教室里占一个好座
位，每个星期天早晨，我领略不到多数同龄人“背

床”的幸福，便在爱人
的鼾声中起床，橐橐的

脚步声将街巷
静寂的氛围打

破，从中站区赶早班车到市里学习。
最难捱的要数中午了。烩面碗里的辣子尽管

辣味十足，可也抵不过我心里苦涩苦滋的味儿。嘴
里咀嚼着烩面，心里却想着每个星期天一大家子人
热热闹闹的情形，心里就着实不好受。脑子里装满
8个小时学来的知识，乘车返回中站区的家，已是

“灯火黄昏后”。
在冬天冷得受不了不停地跺脚声中，在夏天汗

水与蚊虫齐飞的燥热中，一个星期天一个星期天过
去了。苦也罢，乐也罢，我认了，我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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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前的冬夜，将近子夜时分，大雪纷飞，一
个瘦小的身影在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跋涉着。当
他历时两个多小时走回十余公里外的家时，脸冻
肿了，贴身衣物湿透了，棉鞋也全踩湿了。这就是
我——一个自考的“风雪夜归人”。

那时，夜里上课结束要到21时30分，而市区
开往中站区唯一的一趟1路公交车末班是21时，
这样，不到下课时间就得出来赶车。有时，为了多
听几分钟课而误了车，有时不知何故末班车停发
了。这样，从市里徒步走回家，便成了常态。夏天
还好点，冬季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不知是雪水还
是泪水。

每年的4月和10月，参加自学考试回来，若哪
门课没考好，我就沮丧地给母亲说：“唉，考得不
好。”并流露出丧气退却之意。见此，母亲常劝导
我：不要怕，继续来。英国作家培根曾说过：丧心生
失望，失望生动摇，动摇生失败。我以母亲的劝告

“不要怕，继续来”为楫棹，奋力划向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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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18日，《焦作矿工报》
发表了该报总编辑薛长明对我的专访

《他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他在文中写道：
王保利失去了上正规院校的机会，却参加
了成人自学考试。每年学费、书费要花
200多元，单位不能报销，他的女朋友却慷慨
解囊，全力相助。事业上的理解和支持，胜过
多少花前月下的悄悄话啊！

抑或是自己愚笨，抑或是工作繁忙，哲学
这门课一次只考了56分，另一次考了58分，
连续两年都是几分之差没过关。不强攻看来不行
了，于是，考前我专门请了半个月假，把所有概念内
容抄在纸上，压在妻子陪嫁的写字台玻璃下面，一
天到晚看呀背呀。同时，又拿着哲学书到郊外拼命
地通读熟记。东曦既驾，落日熔金，见证了一个自
考生的艰辛。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经过6年
半的苦读，在自考的追梦路上，历经坎坷，遭遇挫
折，罹患风雨，1992年，我终于修完全部课程，取得
心仪的毕业证书。拿到证书的那一刻，心里五味杂
陈，百感交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毕业证，她是汩汩
汗水凝集的毅力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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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取得文凭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并成为当时的焦作矿务局王封煤矿团委
唯一的集体工委员。直至以后逐步成为部门主任、
公司领导，都得益于那些年的自考学习，为自己走
得更稳、更好奠定了基础。

令人欣慰的是，自学考试制度从开始设立以
来，全国累计已有2亿多人次参加，毕业学生近
1000万人。也就是说，像我一样热爱学习的人，自
考学习给我们提供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直接或
者间接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自己没有因为跋涉到绿洲而停滞不前，而是又
飞奔在追梦路上。之后，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我
又取得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文凭。

在自考的追梦路上，我练就自己坚韧不拔的信
念，在河大的熏陶培育下，使自己增长了知识，在写
作等方面都得以提高。由于笔耕不辍，我年年获得
焦作矿工报社“优秀通讯员”、中国石油河南公司

“杰出通讯员”等殊荣。几十年来，我在报纸、杂志
等媒体发表各类文章300多万字，被吸纳为中国散
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并被推举为焦
作市作协理事。

谈起追梦，说来也巧，我在2010年3月编著的
《往事印痕》一书的后记便用了“梦想”的标题。文
章结尾这样写道：“有梦想就会有希望。”是啊，犹如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乔叶老师给我题的词：“文学如
灯，照心前行。”勖勉着自己，笔耕不辍，勇毅前行，
矢志不渝追梦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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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人生路，悠悠追梦情。
20年前，我在给员工培训时毫不隐讳地讲，自己没进过大学校园学习。员工

们不禁好奇地问：那你的大学文凭怎么来的？我则理直气壮地回答：是自学考试，
让梦想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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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当年
靳贤书（前排右
三）与学员在增
福轩饭店开展培
训的合影。

本报记者 陈
东明 翻拍

一张老照片背后悄然浮现
出一家焦作餐饮历史上的名店，与一
条怀府老街有着百年以上的渊源，不
同的时间线在这里交集，历史、现在、
未来在这里交会。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老店

增福轩饭店，一家鲜为人知却在资深业
者口中很知名的饭店，其作为焦作餐饮历史
上的一家百年老店，默默无闻般的存在，其
身上披着一层迷雾，似一阵风来到了身边，
却又如一阵风般突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在
焦作餐饮历史上成为一个谜一般的存在。

说增福轩饭店鲜为人知，是因为在一般
消费者记忆中对其没印象，但在资深餐饮人
士口中，这家店曾经是一个专做传统豫菜的
老店。说其迷一般存在，是因为有关这家店
的相关资料非常少，没人知道其前世今生。

记者手头有关增福轩饭店的最直接线
索是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采访靳贤书烧饼传人时，
在靳贤书女儿的家中看到的。

这张照片是当时的焦作市餐饮服务公
司于1963年组织靳贤书烧饼制作技艺培训
时，靳贤书与学员的合影，照片上标注为：增
福轩饭店，靳贤书教授烧饼技术欢送庞书花
留念，1963年6月15日。

记者在采访焦作餐饮历史文化时，一些
资深餐饮人在讲述焦作历史上的一些餐饮
名店时总会提到增福轩的名字，但深问下
去，却对其前世今生知之甚少，只知道这是
一家以传统豫菜为主的餐饮老店。

记者试图多方打探，遗憾的是最终没有
得到关于增福轩更详细的资料，这也使得记
者对此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和兴趣。

从记者得到的零碎信息看，这是一家位
于新华街的饭店。

新华街是我市的百年老街，最早叫东马
市街，民国时期，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东马
市街被改为中山东街。新中国成立后，政府
将这条街命名为新华街。

虽然街道的名称在改变，但不变的是它
繁荣依旧，见证了焦作这座城市的变迁，并
助推着城市的发展。

早年的东马市街，道路两侧开设有饭
庄、电灯房、农工银行等。焦作煤矿开发后，
北京、天津、开封一些城市的商业资本，争相
在这里开设商行、店铺。到1911年前后，这
条街上先后开有商业店铺150多家。作为当
年焦作最繁华的一条主街区，这里可以说是
当时焦作城区当之无愧的CBD，能把饭店开

设在这条街上，增福轩饭店的实力和厨艺水
平可想而知。

从现有资料看，增福轩饭店具体开设时
间并不清晰，但可以推断出，十九世纪末该
饭店应该就已存在，后期由于一些不清楚的
原因，最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消失，存在
了100年以上。

这家老店可能来源于博爱

增福轩饭店的真正历史可能更久，追根
溯源，其或许发源于博爱县清化镇街道清化
街。

记者在有关清化街的采访中意外发现，
在博爱历史上，清化街上曾经有一家名为增
福轩的饭店，与焦作的增福轩饭店一字不
差，在对当地人的采访中得到了证实。

从清化镇与焦作矿区的历史演变看，种
种迹象可以表明，焦作城区的增福轩应该与
博爱的增福轩是一脉相传。

清化镇古称鄈城，1986年的《博爱县志·
清化镇》中记载：“清化镇夏为鄈城。”其产生
于帝癸二十六年的商灭温之战。

作为曾经的河北首镇、晋豫交通要道上
的商业名镇，清化镇交通便利、商贾云集、货
如轮转，城内有商号百余家，其中知名商号
十余家，曾是汉唐勋贵、商贾、文人墨客的宴
游之地，怀商文化的发源地。虽然昔日繁荣
景象已无法复原，但人们还是能够从志书中
对清化街的各种记载看出其当年的兴盛，印
证当年曾经的繁华与热闹。

清化街以西大街为主街，东西长数公
里。而清化街与另一条老街的交叉之处被
称之为“大十字”，彰显出这条老街曾经是古
清化镇的中心街道。

历史上清化镇的丝绸、鞭炮、烟丝、竹
器、生姜、怀药等在全国享有盛名。当时，主
要商铺就集中在清化街这条老商业街上，它
的繁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清化街两侧店铺林立，如今走在街上仍
可以看到一些古老的店面被保存了下来。
虽然古镇历史上记载的“店铺林立，商贾云
集，可书可记者120余家”的辉煌已无法再
现，但这些古老店面仍然透露出当年的景
象：厚重的门板、高高的廊柱、漆黑的瓦檐、
考究的店面风格，似乎都是曾经的繁华留下
的印迹。

走在清化街上仍可以看出，清化镇的古
民居建筑主要围绕在老商业街周围而建，两
侧的民居古建中还有大户人家，如“谢驸马
院”周围几个院落，建筑样式有的高大宏伟，
有的精巧别致，体现了中原古建筑的特色，
反映出了数百年前小镇老街的繁荣、富庶和
祥和。

除了这些古民居、院落，在清化街里还
深藏着许多古寺庙，如青莲寺、白衣堂等。

其中，尤以青莲寺的历史最为悠久。据说，
青莲寺始建于公元4世纪。据寺庙中的石碑
记载，青莲寺在唐代达到鼎盛，不仅建筑规
模宏大，还铸造了许多石刻造像，所以时名
为青莲石佛寺。后来寺院主体因火灾被毁，
改名为石佛堂，后世历代也都有造像。现在
青莲寺恢复了唐代时的青莲石佛寺原名，寺
中还藏有一些古代石刻造像。虽然有些造
像已经残破，但它的时代特色仍然清晰。寺
里的碑刻记载了寺庙的历史，也传达着这座
古镇的历史与沧桑。

峰回路转却又戛然而止

虽然增福轩饭店的相关资料非常少，但
让人惊喜的是，除了这张照片，一个人名的
出现，让记者对此的探索有了进一步发现。

在近期对清化街的采访中，据博爱沁园
春董事长王军介绍，其偶然得到一个信息，
洛阳名厨宋凤楼曾经在增福轩饭店工作
过。而记者根据此线索查询，终于在《洛阳
晚报》的一则报道中看到了有关介绍。

2015年2月4日《洛阳晚报》A11版一
篇《联手打造洛阳水席旗舰店》的文章中，有
一段对洛阳水席顶级名师宋振志老先生亲
手缔造洛阳名店洛阳水席园的介绍：“宋振
志，1934年生，系中国烹饪名师、河南烹饪大
师，现任洛阳烹饪协会理事、洛阳市烹饪技术
考评委员会成员、洛阳接待系统考评委主考，
是特三级烹调师。宋振志出生在‘中国烹饪
之乡’长垣县魏庄乡梁寨村的一个烹饪世
家。他十几岁就跟着父辈在新乡增福轩饭庄
帮厨，19岁随伯父、著名豫菜大师宋凤楼先生
来到了古城洛阳做学徒。1959年，其在当时
有名的新美饭庄任主任。”

从介绍中可以看出，当年宋凤楼先生曾
在新乡增福轩饭庄工作过，按年龄推算应该
是宋振志在上世纪50年初随伯父宋凤楼就
职于增福轩饭店。记者在多方搜索后，没发
现新乡市区历史上有增福轩这家饭店，而
1952年11月15日，平原省撤销，原来的焦
作矿区划归河南省新乡行政专员公署管辖，
1956年7月9日，设置焦作市，1982年3月，
焦作市划为省辖市。

宋振志1934年生，19岁随伯父宋凤楼先
生到洛阳做学徒。也就是说，他1953年才离
开增福轩饭店，当年的焦作市是焦作矿区仍归
河南省新乡行政专员公署管辖，所以当年的新
乡增福轩饭庄应该就是指焦作的增福轩饭店。

柳暗花明疑无路，却又峰回路转，让增
福轩饭店再一次跃然出现在眼前。

但遗憾的是，记者随后多方打探，想进一
步了解情况时，线索却中断了。增福轩饭店
究竟是谁创立的？博爱清化街的增福轩与焦
作新华街的增福轩究竟是什么
关系？其百年发展的历史为什
么会悄然消失？这些都成为一
个个问号留待今后继续探索。


